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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年来，日本与澳大利亚两国双

边关系不断深化，双方高层互

访频繁，两国在政治、安全与经济等

各个领域加强了关系，其中表现尤为

明显的是日澳在防务安全领域加强了

合作关系。特别是在 2014 年，日澳

两国高层会晤不断，双边防务合作关

系出现了新的动向，值得关注。

2014 年日澳防务合作新动向

2014 年，日本与澳大利亚高层互

访频繁，除政府首脑实现互访外，双

方安全防务部门的互动也相当频繁，

两国在军事技术共享、应对中国崛起、

外交政策协调、强化与太平洋岛国关

系等领域的合作态势明显增强。

一是日澳两国决定在先进潜艇技

术领域进行合作。2014 年 4月，澳大

利亚总理阿博特访问日本，日澳两国

首脑发表的《日澳首脑会谈共同声明》

明确表示，两国首脑注意到日澳两国

在防卫装备与技术领域拥有相互补充

的优点与利益，两国决定开始在该领

域就合作意向进行谈判。在 6月举行

的日澳“2+2”会议（由日澳双方的

外长与防长共同出席）上，日澳双方

确认了在防卫装备技术转移领域进行

谈判的意向，讨论在船舶流体力学领

域开展共同研究。2014 年 7月，日本

首相安倍晋三访问澳大利亚期间，与

日本与澳大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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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总理签署了《日澳有关防卫装备品

与技术转移的政府间协定》，这份协

定是有关日澳潜艇技术合作的重要文

件。10月中旬，澳大利亚国防部长约

翰斯顿访问日本，与日本新任防卫大

臣江渡聪德举行了会谈，双方着重就

澳大利亚建造潜艇与日本方面进行合

作的可能性、日澳双方在船舶流体力

学领域以及技术人员之间的交流等进

行了商讨。[1] 日澳在潜艇技术领域进

行合作，是日本继美国、英国之后的

第三个“防卫装备”合作项目，也是

日本战后首次对外出口尖端军工技术。

二是日澳高度关注中国东海与

南海的动向。2014 年 4 月下旬，时

任日本防卫大臣小野寺五典访问澳大

利亚期间，在与澳大利亚国防部长约

翰斯顿的会谈中，就提到“在亚太地

区不允许通过武力改变现状，应该基

于国际法通过对话解决”。在 6 月举

行的日澳“2+2”会议上又明确提出，

中日之间应构建“海上联络机制”以

防在东海发生不测事态，日澳双方再

次确认了国际法支配的重要性，特别

是在东海与南海反对单方面通过武力

改变现状的动向。[2]7 月在日本首相

安倍晋三访问澳大利亚期间发表的

《日澳首脑共同声明——为了 21 世纪

的特别战略伙伴关系》中，两国首脑

再次确认了公海航行自由的重要性，

反对通过武力与施压改变东海与南海

现状的尝试；两国首脑呼吁应明确在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基础上，早

日促成中国与东盟间制定“南海行为

准则”。[3]

三是澳大利亚对日本“积极和平

主义”安保政策以及解禁集体自卫权

表示支持。2014 年 4 月，澳大利亚

总理阿博特访问日本期间发表的《日

澳首脑会谈共同声明》表示，澳大利

亚欢迎安倍提出的“积极和平主义”

安保政策。6 月举行的日澳“2+2”

会议上，日本方面着重就“积极和平

主义”安保政策进行了说明，澳方对

该政策表示支持。2014 年 7 月，安

倍晋三在访问澳大利亚期间，阿博特

表示支持日本基于“积极和平主义”

的政策以及构筑包含行使集体自卫权

在内的一系列安保法制框架等措施。

四是日澳准备要在太平洋地区加

强合作。2014 年 4 月，澳大利亚总

理阿博特访问日本期间，两国首脑确

认，日澳两国为了太平洋地区的经济

开发、和平与安定而努力加强合作，

在可持续开发、防卫以及外交合作等

领域对太平洋岛国进行援助。[4] 在 6

月的日澳“2+2”会议上，日澳双方

就在包括太平洋岛国在内的太平洋地

区，两国要着力发挥作用并相互合作

等达成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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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澳加强防务合作的深层考虑

2014 年 7月，安倍晋三在澳大利

亚国会发表演讲时宣称“日澳签署的

《防卫装备及技术转移相关协定》是向

载入日澳两国史册的‘特殊关系’迈

出的第一步”，安倍竟然还称，日澳

加强防务合作关系，是为了给本地区

与世界和平作出应有的贡献。[5]72 年

前，即 1942 年 2月，日本军机对澳大

利亚北部的达尔文进行了狂轰滥炸，

澳大利亚军民伤亡惨重。如今，安倍

却在加深与昔日战争对手的关系，其

深层原因究竟为何？值得深入思考。

一是与日本觊觎南海问题有密切

联系。近两年，南海问题日益升温，

日本也高度关注南海问题，也在明里

暗里施展各种手段试图插手南海问

题。不过，碍于在国际社会的政治地

位，日本难以直接派遣军力介入南海。

所以，加强与地处距离南海南端不远

的澳大利亚的关系就成了日本的一项

战略选择。而且澳大利亚与美国是军

事盟友关系、澳大利亚还与日本拥有

相似的价值观等，这些条件，也对日

本加强与澳大利亚的防务关系发挥了

助推作用。鉴于澳美是军事盟友关系，

日本帮助了澳大利亚即帮助了美国，

也同时为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

分担了义务。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本质

是为了牵制中国的崛起，特别是遏制

中国通过南海走向远洋，以迟滞中国

成为海洋强国的步伐。日澳在先进潜

艇技术领域加强合作，是日本为打造

“日美澳军事同盟”而服务；说得透

彻一点，是日本与澳大利亚两国在美

国财力渐窘、不能大幅向南海倾斜军

力的背景下，扮演美国的“马前卒”，

在南海制衡中国，以把中国继续阻滞

在“第一岛链”范围内。

未来几年，在澳大利亚海军正

式掌握“苍龙”级潜艇技术后，澳大

利亚就可以派遣这些潜艇潜行至南海

以及马六甲海峡一带海域执行战略任

务，平时可以侦察与监听中国往来南

海的舰艇、商船与飞机的动向，战时

或有突发事件时，“苍龙”级潜艇不排

除遂行封锁与控制南海朝向西南的出

口——马六甲海峡以及南海朝向南面

的巽他海峡与龙目海峡等重要海上航

线任务的可能性。而中国海外贸易非

常依赖南海航线，一旦遭遇变故，对

中国经济的影响很大。所以，日本加

强与澳大利亚的防务合作关系，其意

在南海，矛头针对中国，不言自明。

二是为日本的“海洋国家”战略

服务。安倍在澳大利亚国会演讲时公

然宣扬，“将跨越太平洋、印度洋的

广大海洋及其天空，培养成完全开放

自由的场所；奉行相同价值观的日澳

两国，只要联起手来，定会将理所当

然的规则变成从太平洋到印度洋的广

阔繁荣之海的常识”。[6] 从安倍在澳

大利亚国会的公开演讲中不难看出，

安倍加强与澳大利亚的防务合作关

系，其意在为日本重新成为“海洋强

权国家”造势。

作为二战以后日本国际关系界的

重要人物，高坂正尧的一系列思想是

促使日本重新成为“海洋强国”的重

要推手。高坂正尧在其《海洋国家日

本的构想》重要论述中，阐述了日本

成为海洋强国的方法与手段等。其中，

高坂正尧指出，日本应以“海洋国家”

为标准，超越作为岛国的过去，以积

极的对外政策面对全球化趋势，发展

具有自身特色的国家力量；积极参与

国际海洋秩序建设，海外贸易是日本

实现经济繁荣的重要途径。[7]

安倍加强与澳大利亚的防务合作

关系，也可以窥见高坂正尧“海洋国

家”思想的影子。一方面，日澳加强

防务合作关系是为了保护日本海洋航

线安全。澳大利亚位于太平洋与印度

洋两个大洋的交汇处，是享有地形便

利且非常重要的海空交通枢纽国家。

日本与非洲、大洋洲等许多国家的海

上贸易往来都须经过澳大利亚西海岸

与东海岸的航线。日本支援澳大利亚

建造拥有先进技术的潜艇就是为了保

护日本往来于印度洋与南太平洋上的

船舶的安全。届时，澳大利亚拥有了

先进的潜艇部队后，就能深入印度洋

与太平洋，不仅可以震慑周边国家，

而且可以为保护日本的海上航线安全

提供便利。

另一方面，日澳加强防务合作关

系是日本扩展自身海洋影响力、构建

有利于日本的国际海洋秩序的重要措

施。在日本看来，自己是北太平洋上

的重要国家，而澳大利亚是南太平洋

与南印度洋的重要国家。太平洋与印

度洋对日本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两个大

洋，离开了太平洋与印度洋日本就不

能成为海洋强国。通过与澳大利亚加

深防务合作关系，可以彰显日本在太

平洋与印度洋上的影响力，从而为构

建所谓的“日美澳海洋秩序”充实内涵。

三是为日本成为可以自由施展军

事影响力的“军事大国”做战略铺垫。

安倍内阁实施新的武器出口三原则与

解禁集体自卫权是有机联系的整体。

武器出口禁令打破后，日本制造的武

器和日本拥有的先进军事技术将沦

为安倍打着“积极和平主义”幌子展

开“军事外交”与“军火外交”的工

具。另外，安倍内阁还计划在 2014

年年内出台新的政府开发援助大纲

（ODA），新的 ODA 准备将“军事援助”

纳入未来政府开发援助范围。此次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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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达成的《防务合作协定》就有“共

同研发的新型舰艇向第三国出口”的

内容。其实，这就是安倍加强与澳大

利亚防务合作关系的另外一层深层目

的，即通过澳大利亚这个“跳板”让

其他国家看到日本的军事技术是“多

么的优秀”，刺激其他国家对日本武

器与军事技术的“购买欲”，以期不

断扩大日本的军事影响力。

日澳加强防务合作的制约因素

日本与澳大利亚加强防务合作不

仅面临美国和中国的影响，而且两国

在海洋政策方面存在明显分歧，从而

制约了双方安全合作的进一步深化。

一是美国因素的制约。在日澳加

强双边防务合作关系的同时，不可能

忽视美国因素的存在。如果没有美国

的默许或者支持，日澳无法继续深化

防务合作关系。在美日澳这个三角体

系中，日美同盟关系与美澳同盟关系

是最基本的架构，也就是说，日本与

澳大利亚都从属于美国这个共同的盟

国。日澳关系是美日澳三角体系中最

薄弱的环节，日澳发展与加强防务合

作关系，不能弱化与偏离美国对美日

澳三角体系的控制，必须是在美国已

经设定的亚太秩序框架内活动。日澳

双方都会把优先考虑和美国的联盟作

为其战略政策和计划的基础，这意味

着由美国的战略和防卫政策来决定日

澳双边安全关系进一步扩展的方向、

步伐和范围。[8] 日澳关系虽然带有内

生性的利益驱动色彩，美国也没有干

涉日澳关系的发展，但它们之间的安

全关系如果没有美国的主导，在很多

情况下会流于形式。[9]

二是中国因素的制约。在日本

看来，中国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

二大经济体，日本与中国在亚太地缘

政治中不可避免地会成为战略竞争对

手。尽可能地联络与中国在政治体制

与价值观上不同的西方国家，已组成

以日本为牵头人的“遏制中国利益

圈”，既可以牵制中国的进一步发展

壮大，又可以提升日本的政治影响力，

同时为日本成为政治和军事大国服

务。但在澳大利亚看来，作为一个远

处南半球的中等发达国家，包括中国

在内的广大亚太地区的市场与经济潜

力不容忽视。澳大利亚在与日本深化

关系的同时，还需与中国保持日益密

切的经济贸易合作关系，澳大利亚经

济的发展绝不能失去中国这个飞速发

展的巨大市场。澳大利亚与中国之间

不存在领土争端与历史纠纷，对中国

的疑惧心理主要来源于澳中两国之间

的意识形态差异和实力差异。澳大利

亚对中国的态度不是“零和博弈”型

的敌对与遏制，更多的是平衡与防范。

澳大利亚不一定完全愿意为了日本的

战略利益而去推行敌视中国的政策。

如果日澳两国中有一国认为中国的崛

起是和平崛起且是战略机遇，而另一

国则认为中国的崛起势必威胁到亚太

地缘政治的平衡，那么，日澳就难以

发展成为“同盟式”的紧密关系。[10]

三是日澳在海洋政策方面存在着

很大分歧。尽管日澳两国都是四面被

澳大利亚环保

组织“海洋牧

者”公开的这

张拍摄于2013

年2月15日的

照片显示，一

条 印 有 “ 科

研”字样的日

本捕鲸船捕获

一条濒危的小

须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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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包围的海洋国家，但双方在海洋

政策方面有着很大的分歧，其突出表

现就是日澳对在国际海域捕鲸的尖锐

对立。一直以来，澳大利亚反捕鲸人

士多次要求日本停止捕鲸，并为此向

澳大利亚政府施压。澳大利亚也曾多

次向日本提出抗议，要求日本政府停

止在南极水域实施的“科研捕鲸”行

为。2008 年 1 月 15 日，澳大利亚联

邦法院曾裁定，日本在南极水域进

行鲸类捕杀的行为违反澳大利亚环

境法，要求日方停止对鲸类的捕杀。

2014 年 7 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

问澳大利亚期间，澳大利亚绿党参

议员维斯威尔森在国宴期间向安倍递

交了来自环保组织“海洋牧者”(Sea 

Shepherd) 的信，信中表示，日本若

重启捕鲸，“海洋牧者”的船只和志

愿者也将再次阻止日本捕鲸船的行

动。[11]2014 年 9 月，澳大利亚环境部

长亨特称，“澳洲的立场永远不会改

变，澳方反对日本任何形式的商业捕

鲸行为，同时，澳方也认为科学捕鲸

行动是‘不必要的’。”[12]

中国应对日澳

加强防务合作的策略

一是通过“21 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战略深化与东盟的合作关系。日

本与澳大利亚加强防务合作关系，特

别是在潜艇技术合作方面，日本主要

目的是针对中国南海。就此，中国

应充分发挥“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的战略作用，以“亲、诚、惠、容”

的周边外交理念以及“共同、综合、

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为指导，

加强与东盟的整体合作关系，以实际

行动证明，中国的发展壮大不是以“威

胁地区和平”为目的，而是通过自身

的发展以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东盟

整体发展水平的提高可让东盟认识到

与中国加深合作关系的好处，从而可

以牵制东盟内部个别与中国存在领海

纠纷的国家，防止其与日本联手搅局

南海问题。

二是加深与澳大利亚友好合作

关系以制约日本拉拢澳大利亚遏制中

国发展的势头。中澳建交已经 42 年，

双方在各领域的合作水平不断提升。

近年来，中澳经贸关系持续发展，中

国目前已成为澳最大贸易伙伴。2014

年 11 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

澳大利亚， 中澳关系上升为“全面战

略伙伴关系”，双方签署两国政府关

于实质性结束中澳自由贸易协定谈判

的意向声明，表明两国政治经济关系

得进一步提升。除了继续深化经贸合

作关系，中澳可以在军事、海洋、灾

难救援以及人文交流等领域继续拓展

合作关系。例如自 2004 年 10 月，中

澳海军在黄海海域举行海上联合搜救

演习之后，已经举行了数次双边、多

边联合演习。中澳防务合作关系的发

展可以增进双方的战略互信，减少不

必要的战略猜疑，有效抵消日澳加强

防务合作关系给中国带来的不利影响。

三是从维护印度洋航道安全的

视角出发，中澳可以在维护印度洋航

道安全方面拓展合作空间，以迂回牵

制日本加强与澳大利亚的防务合作关

系。澳大利亚是南印度洋上的重要国

家。近年来，澳大利亚提出“向西看”

的战略。因为澳大利亚海上贸易的

25% 需来往于印度洋，要想发展与印

度、非洲与中东各国的经贸关系，必

须依赖印度洋海上航线。澳大利亚“向

西看”战略主要着眼点在于保护澳大

利亚西部海域的安全和澳大利亚来往

于印度洋海上航线船只的安全。[13]近

年来，中国与非洲和中东各国的交往

联系不断加深，印度洋海上通道安全

也是中国须高度关注的非传统安全问

题，中澳两国可以在打击海盗、维护

印度洋海上通道安全方面进行合作，

既可以发展中澳两国关系，也可以遏

制日本欲联合澳大利亚挤压中国在印

度洋海域行使正常权利的图谋。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

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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